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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柳林风声》

褚慧玲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在后殖民理论视角下，英国经典小说《柳林风声》延续了传统的冒险故事内核，它鼓吹好奇、探索、冒

险，宣扬英勇无畏的探险精神。小说文本将冒险地域和土著动物他者化，在叙述中凸显殖民者的种族优越

感，认同用文化征服异己者，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殖民话语色彩。《柳林风声》体现出了１９世纪英国的殖民

扩张和文学创作之间的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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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年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被认为是后殖
民理论的滥觞。萨义德在其后的著作《文化与帝国

主义》中提道：“小说在帝国主义态度、参照和经验

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小说与英法社会

的扩张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美学课

题。”［１］２他主张打破欧美文学经典，考察１９世纪到
２０世纪初期的西方帝国主义话语、殖民主义与小说
的共谋关系。小说《柳林风声》出版于１９０８年，其
蓝本是肯尼斯·格雷厄姆为儿子讲的睡前故事，书

中个性鲜明的动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

忠厚老实、喜欢冒险的鼹鼠，热情好客、浪漫多思的

河鼠，追求刺激、率真可爱的癞蛤蟆等。

然而，看似简单、温暖、纯真的故事往往容易成

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正如福柯所认为的，话语

背后隐藏着权力操作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往对

《柳林风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它的成长叙事、语言

特色、田园风格等方面，忽视了小说背后的意识形态

研究。后殖民理论为重新解读《柳林风声》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发现《柳林风声》中的人物形

象塑造和情节安排极富殖民意味，包含了殖民、暴

力、种族等因素，与当时英国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暗合。

一、殖民冒险与他者形象

《柳林风声》主要有三条故事线索，第一条是以

鼹鼠为中心，春天鼹鼠厌倦了在家打扫卫生，不管不

顾地冲出了家门，来到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新鲜刺激

的河岸定居下来，与水鼠做伴。后来，鼹鼠又因好



奇，独自一人探访神秘的野树林。从野树林出来后，

鼹鼠因为思家难耐，邀请河鼠和他一起回家住了一

段时间，但冒险的生活对鼹鼠来说太诱人了，他最终

还是受到地面世界的强烈召唤离开了家；第二条是

以癞蛤蟆为中心，癞蛤蟆从驾驶马车离家到迷恋摩

托车、汽车，再到跑出来进城偷车、飙车，再到后来的

越狱归家，他总是不能安分地在家，几乎一直在历险

的路上；第三条是以水鼠为中心，包含了水鼠到野树

林寻找鼹鼠，和鼹鼠帮忙寻找水獭离家出走的儿子

小波利特，后遇到赶路的航行鼠而对南方产生了狂

热的冒险向往等内容。总体来说，故事情节基本符

合“出走—回家—出走”的模式，整个故事弥漫着一

种不安的、躁动的氛围，冒险的精神一直贯穿整部

小说。

《柳林风声》虽然是一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

说，但这些小动物除了保留了动物的面貌、形体和部

分习性外，在思想情感、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和人类并

无二致。除了成熟稳重的老獾，其他的都可以看作

是一群小男孩。事实上，《柳林风声》延续了英国文

学中始于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中男孩冒险的故

事传统，主人公们都以冒险为荣，经常宣扬一种英勇

无畏的探险精神。在河鼠和鼹鼠初相识的晚上，河

鼠就热情地对鼹鼠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癞蛤蟆更

是喜欢夸大和吹嘘自己的冒险经历，曾激动地对水

鼠和鼹鼠说：“旅行，变化，乐趣，刺激！整个世界都

将展现在你们面前，还有马不停蹄的地平线。我想

带你去见见世面，让你成为一只真正的动物。”［２］３９

故事文本中对冒险的尊崇与当时英国所倡导的年轻

人远离家乡、勇于去征战冒险的精神相一致。而小

说中的很多情节安排，如河岸动物由于拥挤都搬走

了，鼹鼠这种陆地动物来到水上生存探险等，似乎成

为英国海外殖民活动的一种缩影和隐喻。

《柳林风声》中的故事地点可以划分为本土场

域和冒险场域。在某种程度上，河岸可看作本土场

域，野树林可看作冒险场域，即河岸动物的殖民地。

相对于本土而言，殖民地是一种异质文明，殖民地及

其土著居民是与殖民者对立的他者。当鼹鼠问及野

树林时，河鼠严肃地说：“我们很少去那儿，我们是

河岸边的动物。”这句话将河岸的动物与野树林的

动物严格区分出来，呈现出一种自我与他者的严格

对立。紧接着，鼹鼠忐忑不安地问河鼠住在野树林

的动物如何，河鼠回答说松鼠还不错，兔子良莠不

齐，黄鼠狼、白鼬、狐狸等不能完全信任，都是有违动

物礼仪的。在癞蛤蟆入狱后，动物对他的看法也照

例分为两派：一派是河岸的动物，同情癞蛤蟆，说他

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派是野树林的动物，说癞蛤

蟆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老獾虽然住在野树林，但显

然在情感上是亲近河岸动物的，野树林的都只是害

怕他、听从他，他俨然是一副殖民地统治者的形象。

作者对河岸的描述往往是美丽的、明朗的、温情

的，河岸的小动物们也都是友好的、有趣的、忠诚的，

而野树林往往是黑漆漆的、神秘的、恐怖的，野树林

的小动物们都是不友好的、不可信任的。在鼹鼠探

秘野树林的片段中，作者对野树林阴森恐怖的描绘

达到了极致：两边的洞穴张着丑陋的大嘴，树枝上的

蘑菇长得像漫画里的鬼脸，动物的脸都是邪恶的，目

光锐利又充满仇恨。殖民者虽然用暴力征服了殖民

地，但来自殖民地的敌意依然存在。河鼠是以一副

殖民者的征服架势去野树林寻找鼹鼠的———腰间提

着枪、手里抓着大棒。河鼠显然是入侵者的角色，但

却盛气凌人、霸道强势。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考察了西方对东方的他

者想象。作为欧洲的“他者”，东方从来都是欧洲文

化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诸如理性、发展、人道、高级

的西方和反常、落后愚昧的东方这种想象和建构东

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关

系。［３］野树林及其土著动物就处在河岸动物的想象

中，处在殖民者文化的操控下，被设定为沉默的主

体、丧失话语权的他者，文本的叙述始终是站在河岸

动物的角度，野树林的动物都是被叙述、被污名化而

无发言辩解的权利。然而，殖民地虽然被他者化、妖

魔化，但是对于殖民者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就像小说中鼹鼠探秘野树林时心里无比害怕，却感

觉是有趣的、令人兴奋的。殖民者往往有意疏离被

殖民者，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同时又会感到被他

的统治对象所吸引。

二、种族优越感

将土著民他者化是一种话语权力运作，是种族

主义者惯常的做法，即通过对他者的贬抑来提升自

我的种族优越性。《柳林风声》中人物形象的设定

与塑造，不论是在外貌上、身份上还是文化上，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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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西方中心式的种族优越感。

鼹鼠第一次在河岸对面看到河鼠时，作者描绘

洞穴中河鼠的眼睛是闪闪发亮的，像星星一样的。

如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野树林里动物的眼睛在作者

的描绘中是可怕的，目光锐利、邪恶。在动物形象的

塑造上，作者往往将河岸的动物美好化，他们的面容

是美丽精致的、漂亮可爱的，如水鼠、鼹鼠、水獭的儿

子等，连癞蛤蟆都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河岸的

动物在面对野树林的动物时，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

感，在他们眼中，野树林动物是丑陋的、愚蠢的、笨拙

的、胆小的乌合之众，而他们自身却是美丽、勇敢与

智慧的化身。这在水獭讲述到野树林寻找水鼠和鼹

鼠的经历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到处都是被雪压断了的大树枝，几只知

更鸟停在上面神气活现地跳着，好像是他们干

的一样。一群野鹅，排着歪歪斜斜的队伍，在头

顶灰色的天空中高高地掠过，几只白嘴鸦在树

林上空盘旋，察看了一番，带着厌恶的神情拍打

翅膀往家里赶。但是我一路走来，竟然没碰上

有头脑的，可以打探一下消息。走到半路，碰到

一只兔子，坐在树桩上，用爪子清洗他那张傻乎

乎的脸。我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在他肩

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他吓得魂飞魄散。”［２］１０３

野树林的动物在水獭看来都是傻里傻气、胆小

怕事、不值一提的，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他那傲慢自

负、高人一等的语气和神气。河岸动物还曾将野树

林的动物贬斥为野兽，完全将其视为未开化的、不懂

礼仪的生物，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自我优越身份的

认同。

同时，河岸动物的种族优越感，通过与其阶层的

结合得到了巩固。癞蛤蟆、水鼠、鼹鼠、老獾、水獭都

是以中上层“绅士”自居，他们讲究礼仪、饮食、穿

戴，并且有种歧视底层阶级的倾向。例如，癞蛤蟆在

狱中误以为狱卒的女儿爱上他，对狱卒女儿和自己

的社会地位之间的悬殊遗憾不已，他虽伪装成洗衣

妇的样子逃跑却对这个身份充满了鄙夷，而河鼠看

到他穿着洗衣妇的衣服时说他磕碜、邋遢、丢人

现眼。

在最后的抢夺蛤蟆宫之战中，作者将河岸动物

的种族优越感推至巅峰。占领蛤蟆宫的野树林动物

白鼬和黄鼠狼整日好吃懒做、粗俗无聊、寻欢作乐，

而河岸动物这边精心计划，鼹鼠事先用了一计来放

松敌人的警惕，河鼠细心周密地分配武器，成熟稳健

的老獾负责总指挥，癞蛤蟆在关键时刻也是服从命

令听指挥，他们四人成功潜入蛤蟆宫中，以英勇无畏

的姿态投入到战斗中。而野树林的几百个动物却溃

不成军、不堪一击，被鼹鼠、河鼠、老獾和癞蛤蟆四个

打得屁滚尿流、仓皇流窜。在这场地盘争夺战中，河

岸动物以少胜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暗示了他们在

智慧上、勇气上的种族优越。到后来，一只衣衫褴褛

的小黄鼠狼回到蛤蟆宫自愿为他们效劳，可以看作

是河岸动物最终以暴力征服了野树林的动物，使其

臣服于自己的统治的象征。

殖民者一向认为他们的文化是优越的，他们给

未开化的土著居民带来了文明、光明，并努力同化土

著居民。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用“模拟人”的

概念来解读被殖民者对殖民者行为与文化的效仿，

认为尽管被入侵者对殖民者心怀敌意，但他们仍不

可避免地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小说的结尾这样写

道：“野树林现在被他们整治得规规矩矩了。他们

高兴地看到，野树林居民们会恭恭敬敬向他们问好。

黄鼠狼妈妈会把孩子们领到洞口，指着经过的四只

动物说：‘瞧！宝贝！那位是伟大的蛤蟆先生！他

旁边是英勇的河鼠，一位无畏的战士。那一位，是著

名的鼹鼠先生。’”［２］３７４－３７５“礼仪”一开始是河岸动

物与野树林动物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故事最后野

树林里的动物也学会了礼仪，预示着殖民者对殖民

地由暴力征服到文化征服的转变。毫无疑问，文化

征服是殖民者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因为只有文

化征服才能同化异己，实现真正的殖民统治。

三、殖民扩张与文学创作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利用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

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在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

都占有了殖民地，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

国”。伴随着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海外殖民扩张，关

于海外历险的文学作品也随之涌现出来。欧洲最早

的海外探险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占领

了一座欧洲以外的岛屿，本身就表明了欧洲小说与

欧洲海外扩张的共谋关系。“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
初期，在英法文化的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帝国

事实的种种暗示。但是，在英国小说里，帝国比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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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更有规律和更经常地出现。”［１］８３在萨义德看

来，欧洲小说与帝国主义相伴互生，小说叙事权力构

成的模式与帝国主义倾向下复杂的意识形态构造之

间存在并非偶然的交合。

１９世纪伴随着英国海外殖民的巅峰期的到来，
冒险、探险类的儿童文学读物激增，如史蒂文森的

《金银岛》、巴兰坦的《珊瑚岛》等。这些历险书籍有

意让国内的儿童接受帝国教育，激发他们奔赴海外

的热情和积极性。通过此类冒险、探险故事，宣扬了

英国人对新世界的好奇、探索与控制，以及英勇无畏

的冒险精神，达到了一种政治、社会效果。历险故事

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在海外殖民的一种缩影。

《柳林风声》的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生于

１８５９年，他的整个成长期及主要创作期都处于维多
利亚时代殖民政策的高潮时期，毫无疑问，他不可避

免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当时主流的殖民意识形态

的影响。肯尼斯·格雷厄姆也自认为其创作受《金

银岛》的作者史蒂文森的影响很大。“英国一代又

一代的文人就是在这样的文本参照传统中或多或少

地继承了帝国意识或殖民意识，并在众多的浸透着

殖民主义话语的文本的构建下，形成了一种有时连

作家本人也未意识到的集体意识。”［４］而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柳林风声》问世之时又是新的一轮占领
殖民地的高潮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殖民话

语对作者作品的渗透。

维多利亚时期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

称，中上层阶级对于饮食非常讲究，这在《柳林风

声》中多有体现，癞蛤蟆、水鼠、老獾和鼹鼠都是以

有礼仪、讲道德的绅士自居，礼仪和道德也是文本中

区分河岸动物和野树林动物的重要标准，即文明与

野蛮的划分界限。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载体，特

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形成的权力话语，一定程度上

也潜在地操控着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构建，正如在

《柳林风声》中的土著形象大多是被扭曲的刻板形

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叙述者的种族偏见和歧视。

后殖民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

视和理解这些被视为经典的小说。本文在后殖民

主义视角下对《柳林风声》进行重新解读，依据英

国实际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把对作品叙述方式

和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起来，旨在挖掘

隐藏在作品内部不易被察觉的帝国主义殖民话

语，进而认识帝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

无所不在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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